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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欠債還錢」
落街買完幾個公仔麵，返到屋企門口，度門又多左四隻大字。
我應該慶幸佢地黎寫大字個陣我行開左，唔駛比人當面問侯我老母，亦唔駛跪係地下扮死狗，求佢地唔好趕盡殺絕。
我冇理到呢四隻血紅色、揮筆有力、但係毫無美感既大字，直入屋裡面諗住即刻煮佢老麵。
因為度門本身已經寫滿左追數既油漆字。
 
我叫韋欣。
可能因為老豆改左一個十足女人既名比我，我出世到呢家既廿五年黎，除左識打飛機之外，幾乎冇做過一個男人應該做既事。
細個讀書成績唔好，雖然冇比人恰，但試過望住女神比幾個MK妹摑，我都冇出手相助。
最後佢同左果個救佢既男同學一齊，今年結埋婚。
出黎打工，做過跟車、搬貨、M記，冇份做得長，唔好話養屋企人，連自己都養唔掂。
後黎聽一個係M記做既同事講，跟佢炒股，結果輸晒成副身家之餘，仲欠大耳窿幾十萬未還，從此斷六親，過住垃圾都不如的生活。
仆街，早知早啲睇黃子華套《拾下拾下》。
 
「欣少，你咁樣唔撚掂。」
中午時份，係茶餐廳裡面，坐係我對面既係我唯一既朋友阿福。文員仔一個，爛口過地盤佬，其實份人唔錯。
起碼得佢仲會理我呢個廢柴。
「你同我一齊大，唔會睇住我死掛？再冇租交，條八婆真係會要我肉償。」
我估唔到呢啲電影裡面既女角先會講既對白，今日我要大庭廣眾同我老死講。
「屌，咁咪幾好囉，用幾億兄弟同幾秒快感換你一個月租金，好撚過你劣鳩射佢地落廁所。」
「屌你！」我忍唔住拍枱。「你啲義氣去晒邊？睇住我落火坑都唔打救我！」
「屌你老母我救得你幾多次呀！義氣當飯食呀？再借比你條撚樣，我自己都要訓街！」
今次到佢拍枱，我乜野霸氣都冇晒。
佢飲左一啖凍啡，冷靜左幾秒，語重心長咁同我講：
「欣少，咪撚話我話鳩你，我唔係超人，冇可能次閪次都救到你……好心你條仆街就比啲志氣出黎，靠自己面對呢個就係咁戇鳩既世界。」
佢講完就放低左一百蚊係枱，起身步出茶餐廳。
 
「靠自己面對呢個就係咁戇鳩既世界。」
其實，我都唔知係呢個世界戇鳩，定係我自己戇鳩。
我竟然因為阿福既一番話，下左一個決定。
 
深夜。
門外面來自包租婆既拍門聲同咒罵已經維持左半個鐘。
我冇理過佢，繼續做我做緊既野。
我用黑色噴漆，噴黑緊一個係玩具反斗城買返黎，最近好Hit既美國隊長面罩。
最後一句屌我老母完左之後，我就知道個八婆已經走左。
亦係我做野既時候。
 
我要打劫呢條八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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凌晨兩點，街上只有一個人影。
包租婆。
呢區治安一向唔好，夜晚好少人會一個人落街。條八婆夠膽一個人係度行，仲要變態到凌晨兩點上門拍醒人黎收租，有乜起事上黎，個個都會覺得佢抵死。
我就係想咁。
我跟住佢，已經行左半個鐘。
你會問：咁點解仲叫「只有一個人影」？
因為我呢家既一身衣著，你好難會發現到我呢一個「人」。
 
我戴住啱啱完成既黑色美國隊長面罩，身穿一件全黑連帽風褸、黑色手套、黑色運動長褲同全黑波鞋，完全係電視劇入面既所謂「黑衣人」。
雖然偶有夜風，但係夏天要我著成咁真係好熱好難頂。
不過就算幾熱都好，我連風褸頂帽都載埋，我要自己有幾黑得幾黑，愈能夠隱藏係黑暗裡面就愈好。
因為我絕對唔可以比人知道我身份，絕對唔可以失敗。
我呢家係為左我既人生而拚命！
 
記得細個個陣，阿媽成日屌鬼我行路冇聲嚇親佢。
估唔到我呢個習慣，今日竟然幫左我一個大忙。
我跟左佢咁耐，佢竟然冇發現過我。
加上我左避下右避下，十足特工片入面既跟蹤技術，條八婆都幾難見到我。
我選擇今晚落手，係因為我知佢除左收我租之外，今晚仲會去其他屋收租，收完就會返屋企數錢。
而我就係要打劫個皮幾野租金！
一諗到用打劫佢得返黎既錢，愛黎交租比佢，心裡面真係爽過可以大戰法拉。
 
佢行左入後巷。
你睇下佢幾戇鳩，咁既時間咁既地方仲要入後巷，唔郁手真係對唔住我列袓列宗。
望住佢個已經成五張幾野，但依然毫無廉恥地左右擺動既屎忽，除左忍住個陣吐意之外，我仲決定左一陣打劫之餘，仲要打鑊佢。
 
我加快腳步，手中亮出一把刀仔，準備從後打佢老劫。
 
我以為我既人生會由呢刻開始轉變。
我會成為第二個葉繼歡，用一支AK47開拓我既夢想。
希望就係我前面。
人生的確轉變了。
 
「八婆，打劫！」
後巷響起呢句說話，嚇到包租婆尖叫起黎。
不過，句「打劫」並唔係由我講。
 
包租婆前面突然彈出一個中年男人，同樣手入面有把刀仔，刀尖指住包租婆個喉嚨。
「救命呀！救命呀！」
「屌你咪撚嘈！再叫多聲我一刀捅死你！」
「求下你！劫財好喇，唔好劫色！」
 
如果係平時，我會答佢一句「你好安全」。
但係我已經諗唔到野，呢刻我真係好撚嬲！平生第一次咁憤怒！
點解？點解個天要咁玩我？
我人生從來冇成功過，不論讀書、愛情、做野，全部都係失敗收場。
點解到左絕路，淪落到做賊，都要咁樣比人截糊？
點解！點解呀！我屌你老母！
 
我失去理智。
唔知點解我掉開把刀，係包租婆身後衝左上去。
可能我呢刻已經唔想生存，心裡面乜野都冇，只剩一團虛無般既怒火，同對呢個世界既強烈控訴。
賊佬比我嚇左一嚇，我一個手刀打甩左佢把刀。
頂，隻手好痛。
可能我突然既出現，加上我一身打扮，令到尖叫既唔再係個八婆，而係賊佬。
我一手禁低佢落地，用全盡身既力，一拳一拳鋤落佢塊面度，好快佢就爆晒缸，暈左。
我從來唔知自己咁好打，我唔知係咪怒火令我既腎上腺素急升，我乜都唔知。
我企起身，望住訓係地下既賊佬，靜左一陣，靜到連風聲都聽到。
屌。
 
突然，我見到包租婆既身後出現兩個人影跑過黎。
仆街，警察。
平時又唔見會有警察行咇，今晚做野先黎浦頭。
我心諗，一切都玩完。
我閉起雙眼。
「咪郁！差人！」
「太太！冇事丫嘛？係咪你叫救命？」
「係呀！打劫呀！」
「係咪佢？」
「唔係，佢救左我！」
咩話？
我張開眼，見到佢地三個難以置信既表情，心裡面一片空白。
仲有一個字：走。
我唔知點解自己要走，我咩都唔想諗唔想面對。
我立即執返地下我掉個把刀，轉個身跑走，唔理啲警察既阻止，離開呢條後巷。
 
人生的確轉變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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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攤上面放滿左各大報章，本身冇乜出奇。
出奇既係，每份既頭條，講緊既都係同一單本地新聞。
「無名英雄深夜勇救師奶」
「香港驚現『蝙蝠俠』 黑夜後巷救婦人」……
仲有好多，都係類似咁既標題。我諗其他人睇到啲咁既頭條，一定會覺得好正好好玩。
但係我唔係。
因為佢地寫緊既，就係我。
 
我入去報攤隔離既個間茶記，坐係入面等緊我既係阿福。
見到佢手渣住一份生果報，睇緊個篇報導我既新聞，真係覺得好尷尬。
其實我都唔知自己尷尬啲乜，根本冇人知主角就係我。
 
「哇屌你睇下，吹撚到蝙蝠俠喎！啲報紙佬真係識吹。」阿福攤大份報紙比我睇，一路笑得好系。
「哈……」除左笑，我都唔知答佢乜好。
後來我後悔了。因為我笑得仲系過佢，一睇就知有野。
「你笑成咁做乜鳩？」
「冇……冇呀」
「冇？十足做左衰野比人踢爆咁撚樣。」
「其實……」
阿福好似聽唔到我有野想講，打斷我既說話：
「其實呢啲都係比人吹捧出黎既都市傳聞黎姐。正因為市民生活係水深火熱之中，但係商人當道，政府無能，我地只可以靠幻想呢種象徵性既英雄出黎，從精神上去安慰弱小既自己。哈，呢個世界邊有英雄？用啲力搵多兩餐晏仔仲好啦。」
我無語。
除左驚訝阿福竟然一句粗口都冇講過之餘，仲有讚嘆佢對呢個社會既面貌睇得咁透徹。係呢一方面，佢真係成熟過我好多，抵佢好景過我。
佢既一番話，不停係我腦海徘徊。
「喂！返來囉！柒頭。」佢推左我一下。「你頭先係咪有野想講？」
「冇野喇……」
我覺得係佢面前，我冇資格講任何野。
 
係屋企入面，我望住尋晚擦傷左既雙拳，一路諗緊阿福講既說話。
冇錯，呢個世界邊有英雄。
只有一班被社會壓迫到走頭無路既廢物，好似我咁。
所以我要向呢個社會報復！
我要打劫！
 
於是，我又再以尋晚既個身打扮，落街進行我既打劫行動。
不過今晚有兩個不同。
第一，我為自己加多左新裝備──兩支短鐵通同兩個鐵蓮花。
鐵通收於兩個衣袖裡面，綁係兩隻前臂既後方，臂與鐵通中間夾左海綿。因為尋晚個下手刀，令我知道我既手臂需要有一種可攻可守既武器保護。
至於鐵蓮花，唔駛講當然用黎鋤人。
至於第二樣不同，就係今日我係冇打劫既目標。除左包租婆外，我暫時諗唔到邊個抵比我打劫。
所以我喱左係一個街角度，等候獵物送上門。
 
兩個鐘頭過去。
條街除左前面一班MK外，乜人都冇。
仆你個街等到我好炆，曾經有過衝動想走出去打劫班MK。不過諗到佢地六、七個人一齊上，我實唔夠打，所以唯有繼續等。
等！我今次一定要成功！
 
皇天不負有心人。
終於有一對男女出現！
我興奮得已經唔想諗佢地抵唔抵比我打劫。我等左咁耐，幾大都要搶過夠！
當我準備行出去個剎那，我愕然。
我永遠都唔會忘記既個張臉，再次出現係我面前。
 
女神。
個對男女，就係女神同佢老公。
中學時同女神既回憶，一下子係腦裡面走馬燈般飛閃。
我差啲腳步都企唔穩。
 
我不嬲知道個天最中意玩鳩我，但我真係估唔到會玩到咁盡。
班MK攔住左女神佢地。
「哇靚女，夜媽媽走落街，等我地保護你，好過要呢條傻仔陪你啦！」
「喂！咪搞我老婆！」女神老公推開個MK。
「屌你老母咁撚串？我係要搞佢，吹撚我脹呀！」
個幾個MK分開左女神同佢老公。
佢地極力掙扎，女神一腳踢左落其中一個MK度。
個MK一巴摑左落女神度。
「仆街丫，我就係你老公面前輪你大米！」
 
見到呢幕，好多畫面係我眼前閃過。
女神雖然唔可以話靚到天上有地下無，但係我呢一世都唔會再覺得有另一個女仔靚過佢。
佢溫柔，笑得比天使還要靚。
我以前成日都直接叫佢女神。有次佢笑住問我：
「我係女神，咁你係乜野？」
「我咪係你既騎士。」
 
根本唔係。
我垃圾都不如。
當年我睇住佢比人摑，我冇保護過佢。
MK摑佢個剎那，時空就好似重疊起黎。
 
當「輪你大米」四個字進入我對耳，我終於忍唔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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打開電視，係一個新聞節目。
除左果個我成日留意既靚女主播之外，仲有兩個我認識既面孔。
女神同佢老公。
節目標題係「城中熱話  無名英雄再現」。
 
「……好喇，張生張太，可唔可以詳細咁講下個晚發生既事？」
「等我講啦……個晚我同太太食完宵夜返屋企，係街遇到個班不良分子。佢地首先挑逗我太太，繼而同我發生衝突。佢地人多，我唔夠佢地打，佢地就打算……對我太太出手。」老公低頭。
「出手就係指……侵犯？」女主播問。
「係。」老公一臉痛苦。
男人最痛，莫過於此。
「呢個時候，佢就出現喇？」女主播問，面露驚喜之色。
「係！」老公語氣略帶激動。「佢……就好似鬼魂一樣，無聲無色咁出現左！」
老公吸一口氣，繼續講：
「個陣個不良分子話要係我面前輪姦我老婆，突然之間一把好低沉沙啞既聲音就響起，話：『侵唔侵埋我玩？』，然後個不良分子就比一個黑影拉左入一條後巷，傳黎佢比人打既聲音。」
「哇，之後呢？」女主播追問。
「所有事都黎得好突然，好恐怖！大家都未回神，已經又有兩個不良分子唔見左，只係聽到佢地既慘叫聲！其餘三個完全唔知乜事，加上可能呢家七月鬼節，佢地大叫一聲『有鬼』就跑走。」
「就咁就完左？」女主播略表失望既神情。
「唔係！呢個時候一個黑影突然出現，一手禁低左一個走得慢既不良分子。個不良分子還手，但係個黑影好似完全唔覺痛咁，用手臂擋晒，反而個不良分子仲痛。之後黑影打左佢個塊臉幾拳，佢就暈左。黑影慢慢企起身，我終於見到佢……」
「佢係？」女主播問。
「佢係一個黑衣人，黑衫黑褲，載住一個黑色面罩既男人！」
「十足十漫畫、電影入面啲超級英雄？」
「係。跟住……」
「跟住，」一直冇出聲既女神，強忍淚水，接住講：
「佢準備走，我叫住佢，問佢係邊個。佢用個把好低沉沙啞既聲答我：
『我係騎士』之後就消失係黑暗之中……」
「佢自稱騎士！」女主播驚嘆。
「我真係好多謝你……我好希望能夠當面多謝你，比我知道我既救命恩人係邊個……」女神講到呢到，終於喊左出黎。
 
我頂唔順，熄左部電視。
我就黎癲。
望住畫面中女神喊既樣，聽住佢衷心多謝既話語，我唔知道應唔應該高興。
佢多謝既係救佢一命既騎士，而唔係想做賊仔既韋欣。
但係冇韋欣，就冇騎士。
 
屌，我屌！
 
我到底做錯咩，個天要咁玩我？
我要成功，個天將我踩落地底；我想打劫，個天將我變成英雄。
我到底要點做先好？
我到底係乜野？
包租婆既追租來電又再響起。我唔想聽，我個身一蚊都冇。
我望住窗外。
我想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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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夜十一點四十三分，我一個人企左係唐樓既天台上面。
望住城市繁盛既燈火，我感受唔到任何亮麗既希望。
希望係留比人去追求。
而我係黑仔到貼地，不留半條空隙既廢物。
我救女神既時候，除左心諗住唔可以比佢知道我身份之外，腦裡面乜都冇。
就好似當年佢比人摑完個陣一樣。
我既世界已經唔存在，我亦唔存在於任何世界。
 
所以我個陣特登壓低自己把聲。
所以我個陣好快就走左。
所以我到呢家都唔敢去搵佢，同佢講清楚。
我唔敢存在於佢既世界裡面。
 
咁點解我仲要同佢講「我係騎士」？
 
「我唔知呀！」
我對住星空嚎吼，如我所料，佢冇比我回應。
隨之而來的係一片死寂。
我冷笑一聲，踏上九樓既天台邊緣。
我的失敗人生由女神比摑開始，我諗由我救到佢既時候終結係最好。
被星光拋棄既人，已經冇資格生存。
我要自殺。
 
本來無一物，何處惹塵埃？
反正我黎時乜都冇，呢家又係乜都冇，死又何哀？
做人太辛苦，特別做我呢種廢人，前路已經唔係白茫茫，而係地陷無路。
再活落去，只會因為冇租交而失身，只會失去最後既一個朋友，只會餓死係屋入面冇人知。
有時生命太頑強都唔係好事，我受夠了，不如自我了斷。
 
我一身騎士既打扮，準確一躍而下。
點解我要扮成騎士咁死？
因為我要話比人知，騎士並唔係大眾所想既英雄，佢只係一個走頭冇路既廢柴。
我冇留遺書，我既故事、市民對我既睇法，由得啲報紙佬點寫。
我唔想理。
 
我畏高，如果望左落去，我一定淆底唔敢跳出去，所以視線冇向下移過半秒。
不過我知道下面街，就係之前我救女神既地方。我特登揀呢道跳，就係希望我既死能夠更轟動，比人留意到。
我吐一口氣，唔諗咁多，要死就渣渣淋啦！
 
我用力一跳，好快就向下急墮。
我享受夜風撲面既快感，心靈頓時向天空解放。
不過只係維持一剎那。
 
「仆街！點會有棵樹！」
我見到我自己跌緊落一棵大榕樹度。
我句野都未講完，已經撞左落去。身體係樹枝間穿插碰上，整斷左唔少樹枝，卸左我唔少力。
最後先跌落地。
「哎呀！」
唔知邊度傳黎一聲唔係我發出既慘叫。我唔得閒理，我個頭好暈。
屌，點解唔比我死！係咪真係要咁玩我？
本來想發多陣勞蘇，不過好快我又比另一件事令我分心。
 
我面前企左一個女仔，好愕然咁望住我。
呢個時候，我先發現自己坐住左一個男人。
佢睇黎好辛苦，應該係比我跌落黎個陣擲中左，起碼有幾條骨比我擲斷。頭先個下慘叫，應該係佢嗌架喇。
唔撚係嘛……
「你……你係騎士？」女仔又驚又喜咁問‧
我一如以往。
走！
 
第二朝，我落去報攤，睇到頭條個刻，我差啲暈低。
「騎士第三度現身  飛身撲救被搶Iphone少女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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星期日中午，我一身騎士既打扮，企左係阿福屋企門口。
佢係租私人樓住，環境認真不錯。
我要住呢度。
 
我既計劃是咁的：
今朝一早，我已經執好晒所有衣物、貴重物品，離開我住緊果個鬼地方。
冇錯，我係著草。
大家可以話我唔敢面對現實，但係如果我唔咁做，我確信今晚包租婆就會上黎大發佢既獸性，毫不憐憫地用我去滿足佢既性慾。
面臨如此酷刑，我諗文天祥都會選擇投降。
 
因為冇車錢既關係，我咩住行李行左兩個鐘先到。
好彩間屋入面，值錢既野已經拎去當晒，唔係實咩死我。
上到阿福住個層，我暫時將啲行李放左係後樓梯，然後換上騎士既打扮。
我打算用騎士既身份，威逼利誘阿福暫時收留我。
阿福外表凶狠，實際碌撚，實唔敢對住騎士Say No。
就算拒絕都唔會即刻，我仲可以拖多幾日。
遲啲既事，遲啲先算。
 
我禁門鐘。
十秒之後，阿福開門。
「欣少……你做乜撚野？」阿福第一句就問。
我都知道個天唔會比我成功架喇，哈哈，哈哈哈哈，哈。
屌。
 
於是，我將呢幾日發生既事，一五一十講晒比阿福知。
點解我要著成咁，點解騎士會變左英雄，當中所有因由，阿福全部都知道晒。
我地坐左係廳，靜默左十五分鐘。
我準備起身就走。
我後悔講左比佢聽，我諗佢只會覺得我戇鳩既，作啲咁既出黎昆佢。
「你真係好戇鳩。」阿福話：「不過真係完全符合你既作風，柒頭。」
佢信左。
終於有人可以同我分擔呢件事。
 
「你知唔知你呢家對社會有幾大影響？」
夜晚，阿福突然講。
佢知道我係騎士之後，唔知係欣賞我既勇氣，定係同情我既遭遇，同意比我暫時住係佢度，一搵到地方就要走。
「唔知？」
「已經有一班你既戇鳩Fans打算學你，夜晚出去行俠仗義。」
佢打開Facebook，入面除左有幾百個世界各地網民組成既騎士Fans Club，仲有一個由香港人組成，宗旨係宣揚騎士精神，約埋夜晚扮成騎士落街巡邏既組織。
「哈，咁咪幾好，以後唔駛我再扮騎士，有大班人代替左我個位。」
「屌，你太低估個事態喇。」阿福扯一啖煙。「係呢種被渲染既風氣，同佢地戇鳩鳩無知既心態下，肯定有事會發生……」
 
阿福既說話又再係我腦海徘徊，令我訓得唔好。
 
「喂！起身！」
頂，一早拍醒左我。
「睇新聞！」阿福叫。
 
『本台將會再次播放呢段片段，內容可能令觀眾不安，敬請留意。』
男主播話畢，電視播放一段用手機拍攝既片段。
一個黑衣人比人綁住係張櫈度，背景係一個貨倉。
「救命！救命呀！」
「頭先你唔係好型好威既咩？騎士仔。」
一把男人聲響起。
「我唔係騎士呀！對唔住，求下你放我走！」
「咁點解你要扮佢，打我啲手足呢……」
一陣槍擊，黑衣人身上多了幾個彈孔，血流如注。
靜止，死亡。
鏡頭一轉，影住一個身穿白色西裝既男人，佢身後企左一班蒙面人。
西裝人戴住一個電影「殺人狂傑克」既面具。
 
「你睇下。」阿福企係我側邊，推左我一下，好似想我回應。
我講唔出野，冷汗冇停過咁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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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整日，我心口都好似比十個未減肥既欣宜擲住咁，逗唔到半啖氣。
我以為黑仔既，就只有我一個，失敗只會降臨係我身上。
最多只係咁姐。
但我估唔到，我既惡運連其他人都影響埋。
我害死左人。
 
「你害死左人。」
阿福返工前同我講。
「我唔知會搞成咁……」我望住地下，唔敢直視佢雙眼。
「我知。你條友最初只係想打劫，冇諗過會發展到咁撚樣。」阿福搭一搭我膞頭：「但係呢個世界就係你想像唔到咁柒癲，你控制唔到。當有癲佬扮蝙蝠俠去做英雄，就會有癲佬扮小丑去挑釁佢。現實唔同拍戲，真正既壞人唔會比你做到英雄，只會血淋淋咁毀滅你。就好似呢班人咁，你好似電影既蝙蝠俠去救人，佢地就用返電影橋段入面小丑既殺人手法去殺人……」
阿福停左一陣，可能覺得自己講太多。
「總之，現實世界係冇可能有英雄。唔好再諗咁多，以後咪撚再扮騎士喇，好快就冇事。」
佢講完，開門走左。
我知道阿福想安慰我，但係我既心情唔能夠因為幾句而好轉。
果個人被殺既畫面，不停係我腦入面打轉。
 
我想知道個班人係乜野人。
我一上網，無論邊一個網站，都熱烈討論緊假騎士公開被殺一事。
有警方宣言嚴禁任何人破壞社會秩序，將全力緝拿犯案人士。
討論區有人話係佢地自己死蠢，冇咁大個頭戴咁大帽；
亦有人話係騎士害死佢地。
我唔想知呢啲，我唔想再探討呢個問題，呢啲野留返比阿福呢類人去諗飽佢。
我只係要知道個班人係乜水。
好快，我就係高登搵到線索。
 
佢地係最近先興起既一個黑幫。
唔係，應該話，個白西裝友係最近先發圍既一個黑幫大佬。
傳聞佢用左一晚，以一人之力摧毀左香港最大既一個黑幫集團。因為佢既危險性同犯罪魅力，立即被各路人馬推舉為新一任既首腦。
冇人知佢係邊個，黎至邊度，大家只係幫佢起左一個外號──
面具人。
而佢出現個日，係係騎士第二次出現之後一日。
 
夜晚，我再次成為騎士。
網上面果個巡邏組織未解散，雖然有好多人淆底離開，不過依然有人堅持宣揚騎士精神，唔向惡勢力低頭，繼續夜晚落街巡邏。
我就係要等個班死蠢。
 
我喱係平日最多搶劫案發生既巷仔，等唔夠一個鐘，兩個假騎士就出現。
佢地唔似我咁喱埋，而係大搖大擺咁從巷既中間行出大街。
戇鳩仔，咁樣冇事先奇啦！
我再跟住佢地半個鐘，果然有事發生。
 
佢地無啦啦同一班MK初則口角，繼而動武。
我諗唔明點解會打起上黎，可能佢地各自都覺得自己好型，對方好戇鳩。
佢地係我眼中，個個都咁戇鳩。
我發現其中一個MK打左一個電話。
唔駛一陣，一架貨Van高速駛至，開門跳出幾個蒙面大隻佬，對住兩個假騎士拳打腳踢，然後夾左佢地上車。
我心諗一句：屌你正呀喂！
我人生第一次行動得咁成功，一如我計劃般進行。我好感動，好想大聲多謝我老母。
我認得出，個啲蒙面人既衣著，同電視個啲係一樣。
佢地係面具人既手下。
 
我跑出去，截左一架的士，跳上後座。
司機見到我，嚇左一嚇，之後問我：「大佬，打劫？」
「唔係，跟住前面架貨Van。」我壓低把聲答，「不過我冇錢。」
司機拉一拉掣，打開我個邊度門。
「你想你載我過去，定係我自己渣你架的士過去？」我問。
司機靜左兩秒，關門踩油，全速追個架貨Van。
 
我知道佢地去緊既地方，面具人一定係度。
我要佢收皮。
唔係因為佢係邪惡大罪犯，唔係因為我要幫個假騎士報仇。
而係因為佢成功做左我想做既野！
我要取代佢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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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士跟住架貨Van，去到一個郊外既貨倉。的士停左係遠少少既地方，我準備落車。
「知唔知呢度係邊度。」我問司機。
司機講左呢度既位置之後，問：「你係咪騎士？你呢家出動去救人呀？我成家都好支持你架！加油呀兄弟！」
我望左佢一眼，唔想答佢，好快就落左車。
 
一落車，電話就響起。好彩較左靜音。
係阿福。
「仆街仔，你唔撚係又扮騎士下話？」佢一開口就屌。
「係。同你講，我已經搵到面具人。」
「邊撚個面具人呀？」
「面具人咪個白西裝友……」
「戇鳩仔！你嫌命長咩！我叫鳩左你唔好再扮騎士，你係要唔聽，仲要去搵佢！」阿福好激動。
「信我啦，今次一定掂，好快我就可以鹹魚番生！」我第一次充滿自信，「不過，我要阿福你幫我手。」
 
深夜既郊外，瀰漫一種城市感受唔到既廣闊同安寧。
一輪彎月印於星空之上，所映照既，卻係地上一陣淡淡既殺意。
我已經黎到貨倉前。
貨倉好大，有兩三層高，從窗口望入去，個格局好明顯係黑幫用黎收藏軍火用。
裡面燈火並唔通明，有幾盞燈仲閃下閃下，令到貨倉既氣氛格外陰森。
而係暗淡既燈光之下，我見到兩個假騎士比幾個蒙面人毆打緊。
佢地面前仲有一個白色人影坐左係度。
面具人。
佢不動聲息咁坐係一張摺櫈上面，靜觀假騎士比人打既情景。
面具之下，佢既表情係點，冇人睇得出。
 
我繼續係外面觀察，留意到有一個窗口，因為上面盞燈壞左而特別暗。
我烏低身，過到去個邊，由個窗口爬左入去貨倉裡面。
佢地未發現我。
佢地被假騎士身上發出既拳擊聲所吸引，而我輕浮既腳步亦引起唔到佢地注意。
我發現貨倉既燈掣，就係我既不遠處。
天助我也。
我本來仲諗緊，行邊條路去搵個燈掣，我從來冇諗過會順利成咁。
我深呼吸，然後走去燈掣度，一拉掣，整個貨倉頓時進入黑暗。
 
漆黑一片。
「做乜？」
「停電？」
「唔係……係佢！」
 
我飛撲向面具人既方向，一手禁低左一個人。
我一拳打落佢塊面，感覺到硬物同我拳上的鐵蓮花碰撞。
係面具，佢就係面具人！
我立即亂拳毆打佢，唔比佢任何還手既機會！
 
呢個就係我黎呢度既目的。
我要利用黑暗同恐懼作為我既掩護，擒賊先擒王，係呢度擊潰面具人！
只要頭領收皮，我就有機會控制佢地既手下。反正我爛命一條，我要用我條命去搏一鋪！
每次成為騎士，我都會係某啲方面出奇地好運，估唔到今次都唔例外，更加估唔到電影學返黎既方法真係行得通。
只不過好運，往往都唔係我所希望既個種。
 
突然強光一閃，貨倉開左燈。
面具人企左係上一層走廊。
「終於見到真正既你喇。」佢話。
我愕然。
我感覺到，我地面具下被隱藏既眼神，係空中交接，激起一陣火光。
「你剛才打既，只係我既替身。」
我望向比我捉住、打到訓係地下既人，同樣帶住傑克面具，我分唔清邊個打邊個。
「騎士，你知唔知我幾咁想見下你。」佢講完，蚊左一支手槍出黎。
而我亦發現自己比蒙面人包圍。
我係心入面嘆息，果然個天唔會比我如願。
好彩，我既計劃，其實仲有一半。
 
「咁你知唔知有班人都好想見下你。」我話。
貨倉外同時傳黎警鳴同車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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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面黎既，當然係警車同警察。
呢個本來係我打算用黎控制班賊既手段。
頭先同阿福講電話個陣，我拜託佢做既，就係幫我落街去電話亭報警，將蒙面人捉左兩個假騎士黎呢度既事，話比差佬聽。
我計過，由阿福落樓，到差佬黎到，大約要十五至二十分鐘。
只要我打低左面具人，佢地群龍無首之際，突然差佬出現，我就以料事如神之勢，救佢地出困境。
針對佢地徬徨無助同對我恐懼既心理弱點，我好快就可以成為新既領袖。
我可以從此大富大貴，過住傳說中黑幫老大既夢幻生活。
我可以由垃圾墮落到更黑暗既層次，成為地下世界既霸主。
不過今鑊我真係中撚晒伏。
 
我打錯人。
差佬亦早到左！
 
「裡面既人聽住，你地已經被重重包圍！」貨倉外面傳來差佬嗌咪既聲音，同時響起佢地撞開鐵門既碰撞聲。
「死！差佬！」
「點算？」
果然，佢地混亂起黎。
之但係有撚用咩！面具人仲龍精虎猛咁企左係度！
 
我眼見蒙面人係腰間蚊出手槍，齊齊望向大門。
我知道呢度好快就會有一場血腥既大槍戰，而好明顯槍戰呢味野唔岩我。
所以我係佢地分心望向大門個一瞬間，立跑！
 
「轟！」
一聲槍鳴，一閃槍火！
我感到手臂一陣灼熱。
仆街，有人開槍！
 
我誓估唔到面具人既雙眼竟然冇離開過我半秒，完全不為差佬所動。有一剎那，我以後面具人係基既。
好彩，就算佢係基佬，都係一個眼界唔好既基佬。
子彈只係擦過我手臂，並冇真係打中我。
我唔理得咁多，腳步未有停，伴隨身邊既槍火，衝向最近既窗口，一躍而出！
我跌出貨倉外既草地，同時聽見裡面傳來破門聲與駁火聲。
我唔想再理，起身向前衝，發覺出面一個人都冇。
挑！又話重重包圍，原來只係包圍個門口仔，冇啲料到。
 
我繼續跑。
出到馬路，心裡面正諗緊點樣走之際，一架的士駛到我面前。
原來係頭先個司機。
「上車！」佢打開後座車門，擺出一雙梁朝偉般的眼神。
我對佢既形象冇興趣，不過照上左車。
上車一刻，不遠處的貨倉發生爆炸！
「哇！我屌！咁撚誇！」司機大叫一聲，極速踩油。
其實我心入面都係諗住同一句野，不過講出口既係另一句說話：
「唔該。」
佢微笑，答：「呢啲係男人既浪漫。」
 
車程上，司機不停講野。
「哇，幾廿歲人，都未見過啲咁既場面！返去同老婆仔女有排威！」
我冇應佢。
「頭先見你單拖入去，都知你有危險，咪抱住睇戲既心態留低，估唔到竟然幫到你！」
我依然冇應佢。
我其實好應該應下呢個救左我既人幾句，不過我心情實在好差。
本來我已經習慣晒失敗，我本身就係一個失敗既廢柴。
但係，騎士既呢種失敗法，卻係第一次。
我好唔爽。
我唔知係我開始著迷於成為騎士既感覺，定係因為我今次收唔到面具人皮。
總之我未試過有呢家咁既感覺。
 
第二日既新聞，當然係呢單野。
我從新聞上得知，警察攻入貨倉之後，面具人引爆入面地下既炸彈。
大部分賊人死既死，傷既傷，亦有警察受重傷。
面具人成功走甩左。
不過，兩個假騎士卻奇蹟生還。
阿福冇評論過呢件事，可能仲嬲緊我唔聽佢講而扮騎士行動。
我坐係地下，心情怪得冇辦法形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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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宅左係阿福屋企冇出街，已經係第四日。
思考從來唔係我強項，但係呢幾日我冇停過咁逼自己諗野。
我到底想點。
我到底係乜野。
 
一路以黎，我既目標只係求兩餐溫飽。
我冇諗過認真傷害人，更加冇救任何人出困境既意欲。
我只係想做少少偏門野，脫離自己面對既困境姐。
只係咁姐。
偏偏現實就係得唔到我想要既。
甚至，自己開始懷疑自己想要既，到底係乜野。
可能，由我脫口而出一句「我係騎士」開始，我已經迷失於夢想與現實之中。
 
呢四日相當平靜。
我唔現身，自然冇騎士既消息；呢幾日面具人亦冇出現過，警方搵唔到拉佢既線索。
經過兩次面具人事件，網上果個假騎士組織終於停止巡邏既行動。
社會就好似從騎士同面具人既熱潮之中，迅速冷卻下來。
一切回歸正常。
 
「你睇，騎士同面具人既新聞已經得返黃豆咁撚大粒既篇幅。香港人真係善忘。」
阿福佢手執生果報，係我地去開間茶記同我講。
「嗯……」
「你都係時候放低呢單野，安安份份搵份工、搵新屋啦。」佢飲左啖佢黎呢度必飲既凍啡，將份求職版比左我。
「嗯……」
佢知我冇心情答，佢就繼續睇佢既報紙，冇再理我。
我視線冇離開過個格黃豆咁撚大粒既新聞。
 
既然大家已經對騎士開始冷淡，我好應該開心至係。
點解我反而感到一陣空虛？
後黎，我好似明白到發生咩事。
 
第五日。
我一上高登，就見到幾乎全部帖，都係講緊一件事。
面具人又再出現了。
佢將一段短片，放左上YouTube。
 
『你好呀，騎士仔。』
佢開場白係同我打招呼。
我冷卻左五日既心，一下子滾燙起黎。
瞳孔收縮到只聚焦於面具人的面具之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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影片既畫質絕對唔係高清，但係隱約可以見到，佢身處於一間又殘又舊既爛屋裡面。
佢身後仲綁住三個人。
『你知唔知我幾咁掛住你？』面具人似乎係自拍緊，畫面震之餘，仲影到佢個頭鬼死咁大。佢既面具，霸佔大畫面既三分之二。
佢講完呢句，我真係打左個冷震，條友真係基既。
不過，真正令我心寒既，係我同時都有呢種感覺──
我都等左佢好耐。
 
『不過呢幾日你都唔現身，所以我決定同你玩個遊戲。』
佢帶住鏡頭，步向個三個被綁住既人。佢地比人用布袋包住個頭，相信入面都比人塞住左個口，所以只能發出「嗚嗚」既叫聲。
佢地極力掙扎，可惜佢地唔係超人，唔可以一手扯開緊綁佢地身上既大麻繩。
『佢地係陳生一家，好普通既三個良好市民。好不幸，佢地已經比人收埋左係某個地方，而綁係身上既炸彈，將會無情咁帶佢地上天堂。』
鏡頭再次轉向面具人。
『佢地死既原因，就係因為騎士救唔到佢地。』
佢講完，陳生一家掙扎得更激烈。
面具人再影住地下既一堆機械物。
『係你睇到呢段片既時候，呢個炸彈亦已經放置左係另一個地方。你呢家一定想問係邊度？我唔直接答你，我會用下一段片黎答你。』
鏡頭最後一次轉向面具人。
『而呢個遊戲玩法在於──你要點先可以係聽朝日出前，救晒兩邊既人？哈哈，你估得冇錯，當你成功救到一邊既人質，另一邊就會引爆。你要做既，除左可以選擇一邊黎救之外，仲可以諗辦法救晒全部人。至於係咩方法，呢個問題留返比你自己諗，因為你係無敵既騎士。』
 
佢講完，畫面跳左去另一個地方拍攝既片度。
幾十個著黑西裝既男人，比人用繩綁住，坐晒係地下，周圍有一班蒙面人用槍指住佢地。
個度環境昏暗，有一個關公神位。
上面有一塊寫住「某某堂」既牌匾。
 
我終於明白佢既意思。
另一班人係黑幫。
佢要我係三個普通市民，同幾十個壞人之間作出選擇。
我懷疑面具人睇得太多《恐懼鬥室》或者《蝙蝠俠》，如果唔係點會諗得出呢種咁既方法傷害人？
諗得出呢種咁既方法折磨我？
又或者，正如阿福所講，佢係回應我既出現，先用咁既方法。
 
如果我去救個三個普通人，有幾十條罪有應得既人命就會一次過死晒。
如果我去救個班黑幫，三個無辜既人就會為左一班壞人而死。
世人眼中，騎士係正義既存在，係罪惡既剋星，消滅黑幫之餘再救到三個人質，可謂一石二鳥。
但真係值得？
幾十個人命唔係人命？
 
我個頭痛到就爆。
點解我要面對啲咁既決定？
一開始我只係想打劫包租婆，只係想解一解自己既難關。
換黎既，卻係人生最大既一個難題──幾十條人命係我手上。
而且面具人冇講過佢地既位置，意思係要我自己搵。
我唔係真正既蝙蝠俠，冇佢既高科技裝備同偵探頭腦，我甚至連普通人都不如，只係一個著緊草，爭人幾十萬既雙失垃圾。
或者呢件事，應該交比差佬處理，我唔應該再插手。
正如阿福所講，係時候放低呢單野，安安份份搵份工、搵新屋。
 
我訓左係地下既被鋪上，靜左幾個鐘，冇郁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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晚上八點，阿福放工返到屋企。
「有冇上Youtube？」佢一開門就問。
「睇左。」
我地靜左幾秒。
「你做呢個決定好正確，唔好撚再理，呢鋪真係可大可小。」
我冇答佢。
其實就算我冇睇段片，新聞都有播到。警方已經動員最大警力去搜救人質，可惜到左呢家都係冇乜進展。
街上不時傳黎警鳴同車聲，每次都提醒我──
有幾十人係面具人手上，生死未卜。
 
阿福沖完涼，可能見我仲係悶悶不樂，於是坐係我隔離，話：
「喂，我幫你搭到路，我地公司個倉請緊人，你聽日去見，話係我介紹就搞撚掂，即日開工。」
其實我心入面好感激佢，不過我實在冇乜心情。
「係？唔該喎……」我強擠一個微笑，我知道自己一定笑得好樣衰。
「到時份工穩定左，就可以租返間房仔。今次記得咪撚再租老女人既屋喇，搵啲靚女人妻做包租既黎住，到時冇租交都唔撚駛再愁。」佢淫笑。
 
我愕然。
一段畫面閃過腦海。
我起身，衝向電腦，打開面具人段片。
一幕幕下午睇過既情節，再次係眼前播放。
直至去到一個位，我禁暫停。
心跳加速到前所未有咁快。
多得阿福剛才講既野，令我回憶起呢一幕，有一個咁既發現。
然而佢本人完全唔知乜事。
「你做乜鳩？」
「阿福，對唔住……」我眼神冇離開過螢幕，「比我試埋最後一次。」
阿福靜左，我見到佢望住螢幕，好似又明左我想點。
「睇黎個天真係最中意玩鳩你。」佢嘆左一口氣，已經放棄再阻止我。
可能佢同我一樣，命運已經令自己迷失到失去理智。
 
我再次著上騎士既服裝。
我帶上手套同鐵蓮花，抬起頭，阿福已經幫我開左門。
「欣少，記得聽朝返黎見工。」
我望住佢，點頭。
可能面罩遮住左我既表情，但係我覺得，我地呢一刻已經唔再需要咩形式上既交流，都已經明白對方既心意。
我快步步出屋外。
 
今晚好靜。
除左有時有警車經過，基本上條街冇半陣風，月色亦比烏雲遮蓋。
黑暗。
雖然呢家先九點，不過街上已經好少行人。
我諗，大家都為左面具人而人心惶惶，擔心炸彈隨時就係自己身邊爆炸。
我繼續係黑暗既後巷裡面穿插。
大概，我已經明白，我點解仲要係呢個時間落黎。
我大可以一覺訓天光，然後去見工，重新過我既生活。
只係，做人，有啲野係一定要去做。
當個天決定左，你無論點避，向天哀求，都係會發生係你身上。
你能夠做既，只有主動去面對佢。
 
所以一個鐘之後，我黎到一棟唐樓。
我慢慢步上樓梯，發出一陣我熟識既「吱吱」聲。
呢度就係我之前住個棟唐樓。
上到去，返到黎自己個單位前，「欠債還錢」既紅色大字，依然留係牆上。
我覺得，命運真係一種好諷刺既野。
係呢度開始，係呢度終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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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望住寫滿大字既大門，靜默左一陣。
然後轉身，一腳踢開對面單位度門。
好彩呢度樓齡有返咁上下，對面呢個單位亦應該冇點維修過，所以唔需要我補多腳或者點用力，度門已經比我踢開左。轟隆一聲，成度門飛離門框，跌左係地上。
一個又細又殘又舊既單位，係月光同螢幕光映照之下，進入我既眼廉。
裡面冇開燈，只有窗外微弱既月光作為光源。同時裡面放滿左一個又一個既電腦螢幕，所以，屋裡面並唔暗。
所以，我可以見到一個清晰既白色人影，坐左係電腦螢幕前。
 
面具人。
 
佢拎轉身，望住我。
面具之下既表情，我冇辦法知道。不過我諗，佢一定好驚訝我既出現。
大家被遮掩既眼光，再次係空中交接。
靜。只聽到秒針擺動既聲音。
「你真係出符我意料之外，騎士仔。」佢先打破沉默，「我冇諗過你會搵到呢到先。」
「你拍片個陣，冇關到度門。」我壓低把聲，用拇指指住身後。
冇左木門既門框，係入面望出去，第一樣見到既野，就係「欠債還錢」。
段片係轉鏡頭既一剎那，影到呢四隻字。
可能對任何人，對差佬黎講，呢四隻追債既字，只係香港地千千萬萬追債既字之一。
佢地唔會留意，唔會即刻查到，亦唔會呢家去查。佢地一心係天光前去搵人質。
偏偏，只有我，會知道呢個人跡稀罕，冇人會住既破舊地方裡面，寫左呢四隻血紅色、揮筆有力、但係毫無美感既大字。
而我就係騎士。
命運由我著上騎士既服裝開始，已經將我帶左去一個只有佢想我去既領域。
 
「真係冇癮，同個八婆租左唔夠三日就比你搵到。」
面具人乾笑兩聲，係枱面拎起一個搖控器。
「但係你覺得你搵到我，就可以救到佢地咩？只要我輕輕力一禁個掣，全部人都會死。甚至，呢個單位裡面一早已經裝滿炸彈，我想既話，大可以同你同歸於盡。」
「你想禁就隨便。」我話。
大家又再靜左一陣。
「你話咩話？」
「我話，你想禁就隨便。」
「你由得佢地死？」
「嗯。」
「由得個一家人犧牲？」
「如果我係你，想同騎士玩既話，佢地就唔會係普通既一家人。」我答。
佢無語。
「可能，佢地三個就係果班黑幫既高層；又可能，跟本全部都係無辜既人。你要我失敗既話，方法有好多，我唔得閒諗。」
冇錯，我唔得閒諗，亦唔到我諗。
「我只係想黎打鑊你。」
當我講到呢度，突然向佢揮拳，鐵蓮花落左係佢既面具之上。佢一震，退後一步之際，我再一個手刀，將搖控器打甩。
佢企穩腳步，想還我一拳。
我用收係前臂既鐵通一擋，向前一撲，好快將佢禁左落地。
 
面具人，一個充滿犯罪智慧既人。
憑一已之力，一夜成為黑幫頭領，坐擁金錢同權力。
呢個本來就係我所追求既野。
大富大貴，至高無上。
唔係，即使唔係咁，起碼都可以衣食無休。
只係咁樣。
我絕對唔係想做英雄，絕對冇諗過咩打擊罪惡。
偏偏命運就係要我變成騎士，去對付面具人。
我呢家捉住左面具人係地下，係我眼中，佢就係我夢想既縮影。
我能夠做既，只有主動去面對佢。
我要親手毀滅呢個夢想。
呢個就係個天對我留下最後一個、最深一次既作弄。
 
「我已經報左警。」我繼續禁住佢，「你諗定點樣解釋你做過既野。」
「點解？」佢望住我，笑左出黎，愈笑愈大聲。
「一切都係因為你！」
 
佢大喝一聲，手中既玻璃樽，車左落我個頭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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玻璃樽應聲碎裂。
個頭好痛，真係好痛。平生都未試過痛成咁。
我向後跌，面具人立即起身，一個膝撞撞落我塊面度。
我感覺到面罩發出裂開既聲音，但仲未爛開。
 
「一切都係因為你！」面具人再叫多次，係唔知邊度拎左支哥爾夫球桿出黎，一野打落我度。
「我屋企好有錢，由細到大都比人讚係天才同有正義感；會考三十分，比人叫我理科神童！」
佢繼續揮舞個支桿。我冇力還手，比佢打出房外。
「港大一級榮譽畢業，入去科研公司做，月入十萬，前途無限！」
球桿向我下腹一刺，將我隊落樓梯。
「就係因為你出現！」
佢一躍而下，同時揮擊，就算我已經用鐵通擋住，依然比佢一野打到跪低。
「我只係想學你，做一個好似你咁既英雄！」
 
今次，我真係愕然至極。
 
「我想學你咁打擊罪惡，用我既財力、我既技能、我既方法！所以我戴住面具，自製炸彈去炸個班黑幫！」
佢不斷用球桿將我向下壓，我同佢繼續角力。
「點解佢地反而會推舉我做首領！點解呀！果個假騎士單野，我根本野都未講完，班友就開槍打死佢！仲拍片寄埋去電視台！點解呀！」
佢一腳伸我埋牆。
「點解你就做到大英雄，受萬民敬仰；我就無論點做，都比人一步一步推向罪惡既深淵之中！點解個天要咁玩我！」
佢高舉球桿，準備揮出最後一擊。
「我知道……我知道你唔需要知我係邊個，同樣我都唔需要知你係邊個。」
冇錯。
「我係面具人，你係騎士，命運決定左係咁，我地只可以主動去面對佢！」
冇錯！
「騎士係我夢想既縮影，咁我就要親手毀滅呢個夢想，無論用咩方法！」
佢向我既頭施予重擊！
 
黑影一閃！
我雙手捉住球桿！
面具人一愕，今次到我一腳伸落佢度，搶走佢支球桿。我再一個右勾拳，將佢打落樓梯，跌左落下一層。
我跳落去，佢好快已經企返起身，不過未企穩腳步，我已經又再一拳打落佢度。
 
天意，命運……
我已經講厭左呢啲名詞。
我誓估唔到，面具人所做既一切，係因為想做英雄。
係因為騎士。
咁係咪代表，一切都係因為我，而令件事變成呢個局面呢？
我唔知道，我真係唔知。
我既拳頭冇停落黎，繼續揮向面具人。
睇住佢比我毆打既身影，我胸口卻感到比佢所既傷更加既難受。
我想做賊，陰錯陽差成為英雄。
佢想做英雄，陰錯陽差成為賊。
其實我地都係比個天玩緊既傀儡，冇辦法掙脫，亦唔能夠改變現況。
呢個世界，又有邊個唔係一樣？
大家都一樣。
每一日起身做既，唔一定係自己想做既事；對住既，唔一定係自己想對既人。
地底泥夢想一步登天。
有錢佬卻可能想過平凡簡單既生活。
但係又有邊個能夠擺脫自己既命運，步入理想既世界？
面對無可奈何既事，即使用盡所有辦法，又有邊個可以將其扭轉？
你的拳頭唔係注定用黎打劫既話，你一蚊都唔會搶到。
嗯，大家都一樣。
活在當下，世人都係一樣。
 
比我打緊既，係面具人。
係蒙面人。係搞事MK。係賊仔。
係包租婆。
係阿福。
係女神。
係騎士。
 
係韋欣。
 
我捉住佢。舉起既拳頭，已經停左落黎。
夠喇。
我唔想再打你喇。
我放手，面具人跌左落地。
佢面具之下，鮮血從下巴唔停咁流出。
而我亦感覺到，由我比佢爆樽個下開始，血已經係面罩流出我既臉頰。
 
面具人突然係褲袋，拎左一個細啲既搖控出黎！
「喂！」
我想喝止，但係點都唔會快過佢禁掣。
佢禁掣既同時，我聽到遠處傳黎兩聲巨響，地板傳黎兩下跳動。
佢真係引爆左炸彈。
何必咁樣……
佢跪係地下，大笑起上黎。
「哈哈哈！你之前冇講錯！個三個人的確唔係普通市民，而係黑幫高層！呢家佢地一次過死晒喇！連埋我個啲看住佢地既蒙面手下，都一齊炸死晒喇！哈哈哈！所有惡勢力都陷家剷！我係大英雄！你亦救唔到佢地！哈哈哈！哈哈……」
佢依然跪係地下，只係身體已經軟弱無力咁向後挨落牆度。
 
我知道，呢個係佢對個天既最後一次垂死掙扎同反擊。
我聽講過，一個人殺人之後，靈魂就會被撕裂。
佢一下子殺左咁多人，大概佢既靈魂已經被撕裂成數唔盡既碎屑。
 
我都跪到佢既前面。
「真係咁好笑？」我問，「等我講啲仲好笑既野你聽。」
佢望住我。
「其實我第一次做騎士，係想打劫呢到果個包租八婆。」
我地眼神係空中交接，不過中間已經乜野都冇。
我地笑了。
大笑起黎。
「哈哈哈……」
我地笑到嘶聲力竭。
面上既血繼續唔停咁流。
而血裡面，夾雜住我地既眼淚。
夾雜住一種無言既控訴。
笑聲傳遍整層樓，整棟唐樓。
笑聲穿過差佬衝上樓既腳步聲，穿過樓下既警車聲同警鳴。
穿過外面混亂既人群，穿過不遠處既兩縷硝煙。
穿過呢個落寞無色既城市。
 
笑聲圍繞住天空盤旋，俯瞰呢個就係咁戇鳩既世界。
 
 《假如蝙蝠俠想做的，其實是小丑。》完



